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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英
博
物
館
與
手
稿
陳
列
室

在
倫
敦
逗
留
時
，
不
止
一
次
到
大
英
博
物
館
參
觀
過
。
那
裡
所
藏
的
書
籍
、
文
物
甚
豐
，
馬
克
思
當
年

寫
資
本
論
就
是
在
其
中
的
閱
覽
室
獲
得
大
量
資
料
的
。
六
十
餘
年
前
列
寧
流
亡
海
外
，
於
日
內
瓦
起
稿
寫

《
唯
物
主
義
和
經
驗
批
判
主
義
》
一
書
，
其
中
有
涉
及
英
國
哲
學
家—

—

唯
心
的
經
驗
論
者
貝
克
萊
、
休
謨

等
人
的
著
作
、
論
述
等
等
，
有
一
些
重
要
的
資
料
，
非
到
此
搜
羅
不
可
，
便
遠
赴
倫
敦
，
在
那
兒
住
了
一
個

月
光
景
；
書
成
後
，
秘
密
寄
返
俄
國
出
版
，
由
其
姊
姊
校
對
。

從
倫
敦
西
區
熱
鬧
的
中
心
畢
克
特
里
圓
場
，
坐
十
餘
分
鐘
巴
士
到
大
羅
素
街
附
近
下
車
，
便
看
到
那
外

貌
古
舊
但
建
築
雄
偉
的
大
英
博
物
館
了
，
遠
遠
望
去
，
石
級
上
那
一
根
根
顏
色
灰
暗
的
大
圓
柱
特
別
觸
目
。

記
得
第
一
次
去
時
，
在
埃
及
雕
塑
作
品
室
及
其
他
陳
列
室
裡
只
走
馬
看
花
地
瀏
覽
一
遍
，
從
二
樓
的
陶

器
、
瓷
器
部
回
到
地
下
的
當
兒
，
在
梯
間
一
處
平
台
上
，
看
見
三
個
不
知
多
少
斤
重
的
巨
大
銅
鐘
「
壓
」
在

那
兒
，
鐘
上
有
鏤
花
、
圖
案
、
文
字
，
說
明
是
中
國
清
代
康
熙
、
乾
隆
、
道
光
的
「
欽
賜
」
禮
物
，
至
於
當

時
在
怎
樣
的
情
形
下
「
相
贈
」
，
則
有
待
專
家
的
考
證
了
。

然
而
，
使
我
更
感
興
趣
的
，
是
博
物
館
正
門
入
口
處
樓
下
右
方
那
個
手
稿
陳
列
室
（M

anuscript 

Saloon

）
。
大
概
稍
為
喜
歡
音
樂
、
文
學
的
人
對
它
也
不
會
放
過
的
吧
。
那
裡
面
有
音
樂
家
、
作
家
、
詩
人

的
手
稿
真
跡
和
影
印
本
。

據
當
時
所
見
，
擺
在
那
裡
的
，
有
如
下
的
樂
譜
原
稿
：
勃
蘭
姆
斯
在
一
八
九
三
年
創
作
於
奧
大
利
，
為

鍵
琴
而
寫
的
《
降
Ｅ
大
調
狂
想
曲
》
，
舒
曼
於
一
八
三
六
年
七
月
寫
的
《
Ｆ
小
調
奏
鳴
曲
》
，
等
等
。
還
有

莫
札
特
、
貝
多
芬
、
舒
伯
特
、
韓
德
爾
、
華
格
納
、
包
羅
亭
、
德
伏
札
克
等
人
的
樂
譜
真
跡
。

愛
爾
蘭
小
說
家
喬
哀
思
（
一
八
八
二—

一
九
四
一
年
）
，
這
位
西
方
現
代
文
學
的
先
驅
者
之
一
，
他
的

晚
年
力
作
《
尤
力
西
斯
》
，
據
說
能
讀
得
懂
、
能
有
耐
性
讀
完
的
人
很
少
；
但
是
他
二
十
餘
歲
時
寫
的
（
也

是
他
生
平
第
一
部
出
版
的
）
小
說
集
《
都
柏
林
人
》
，
在
描
寫
都
柏
林
風
貌
與
人
物
心
理
那
方
面
，
卻
是
容

易
理
解
的
作
品
，
因
為
那
時
他
的
意
識
流
技
巧
尚
未
發
展
到
如
後
期
的
「
顛
峰
狀
態
」
。
不
過
話
說
回
來
，

在
博
物
館
的
手
稿
陳
列
室
中
，
我
看
到
他
的
草
稿
簿
上
的
手
筆
，
卻
刪
刪
改
改
得
很
厲
害
，
可
見
這
位
以
文

字
精
練
見
稱
的
小
說
家
，
寫
作
時
並
非
任
「
意
」
「
流
」
去
的
。

在
那
裡
也
可
看
到
英
國
詩
人
丁
尼
生
、
濟
慈
、
戲
劇
家
蕭
伯
納
等
人
的
原
稿
、
字
跡
。
以
我
在
那
裡
所

見
到
的
而
論
，
「
書
法
」
之
差
，
大
概
以
下
述
二
人
為
最
。

蕭
伯
納—

—

他
於
一
九
四
四
年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寄
給
友
人
的
明
信
片
上
，
開
頭
就
如
此
寫
道
：
「
過
去

五
十
年
間
，
所
有
拙
作
的
初
稿
，
均
由
在
下
的
秘
書
速
記
、
謄
寫
…
…
」
怪
不
得
這
位
大
文
豪
自
己
執
筆
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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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字
來
，
竟
是
那
樣
歪
歪
斜
斜
的
了
。
而
在
陳
列
中
的
那
張
明
信
片
，
將
成
為
蕭
伯
納
珍
貴
的
「
遺
墨
」
之

一
吧
？濟

慈
（
一
七
九
五—

一
八
二
一
年
）—

—

他
寫
給
其
妹
芬
妮
的
一
封
信
，
每
一
行
字
都
寫
得
比
小
學
生

還
差
。
然
而
字
歸
字
，
詩
情
歸
詩
情
，
這
位
二
十
五
歲
就
去
世
的
才
氣
橫
溢
的
英
國
詩
人
，
在
世
界
的
古
典

文
學
上
佔
一
個
相
當
重
要
的
位
置
呢
。

我
的
英
國
朋
友

下
班
回
家
讀
到
寄
自
英
國
的
航
空
郵
簡
，
執
筆
者
是
維
亞
太
太
。
她
告
訴
我
：
維
亞
先
生
病
逝
。
這
個

不
幸
的
消
息
使
我
感
到
愕
然
悵
然
，
擱
下
雜
務
連
忙
寫
了
一
封
慰
問
的
長
信
寄
出
了
。

通
過
友
人
的
介
紹
，
維
亞
一
家
跟
我
互
通
音
問
已
經
好
些
年
，
來
信
多
由
維
亞
太
太
執
筆
；
這
個
英
國

婦
人
年
青
時
一
度
對
寫
作
很
感
興
趣
，
此
所
以
，
一
家
四
人
中
她
在
紙
上
也
最
能
暢
所
欲
言
了
。
其
實
說
起

來
，
除
了
看
過
彼
此
的
生
活
照
片
之
類
外
，
我
和
這
一
家
人
是
從
來
沒
見
過
面
的—

—

直
至
三
年
前
。

那
年
到
了
倫
敦
下
榻
於
一
家
事
前
定
了
房
間
的
旅
館
中
，
當
夜
就
收
到
他
們
從
普
里
茅
茲
打
來
的
長
途

電
話
，
四
個
人
輪
流
向
我
問
好
，
聲
音
是
興
奮
的
：
「
記
得
，
無
論
如
何
抽
空
到
我
們
家
來
住
幾
天
！
」
先

前
是
書
信
，
跟
著
是
電
話
，
那
份
邀
請
作
客
的
熱
誠
，
是
令
人
感
動
的
。
於
是
安
排
日
子
、
火
車
時
間
等

等
，
在
冬
末
初
春
的
一
個
上
午
動
身
去
了
。

普
里
茅
茲
是
英
國
西
南
端
臨
海
的
小
城
之
一
，
也
就
是
一
六
二○

年
橫
渡
大
西
洋
、
著
名
的
「
五
月

花
」
號
帆
船
起
航
之
處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德
機
空
襲
，
把
這
個
城
市
破
壞
得
很
厲
害
，
市
民
傷
亡

慘
重
；
戰
爭
結
束
，
劫
後
餘
生
的
當
地
人
民
在
一
片
廢
墟
上
辛
辛
苦
苦
的
重
建
家
園
，
那
就
是
普
里
茅
茲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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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新
城
」
；
另
外
有
一
部
分
「
舊
城
」
，
是
當
年
倖
免
於
「
炸
」
的
古
老
街
巷
。
維
亞
夫
婦
也
是
許
多
次
在

空
襲
下
死
裡
逃
生
的
人
。
由
於
自
己
少
年
時
的
經
歷
，
我
和
飽
歷
風
霜
的
他
們
遂
有
共
同
的
語
言
了
。

那
天
坐
了
四
五
個
鐘
頭
的
火
車
，
經
過
了
一
系
列
橡
樹
、
一
幅
幅
英
國
畫
家
端
納
筆
下
的
水
彩
畫
似
的

鄉
野
，
從
車
窗
外
望
到
一
個
個
的
小
鎮
，
然
後
是
碧
綠
的
水
，
眾
多
的
白
帆
，
成
群
的
海
鷗
，
沒
多
久
便
抵

埗
了
。
那
時
是
下
午
四
時
左
右
，
到
車
站
來
接
我
的
，
是
頭
髮
灰
白
、
從
前
當
電
話
接
線
員
、
現
已
退
休
在

家
的
維
亞
先
生
。
同
來
的
是
他
的
女
兒
丹
妮—

—

一
個
唸
中
學
的
圓
臉
綠
眼
睛
十
四
歲
的
小
姑
娘
。
維
亞
一

見
我
面
就
起
勁
地
握
著
手
談
起
來
，
說
太
太
和
兒
子
還
沒
下
班
。
跟
我
寫
過
信
通
過
電
話
的
丹
妮
這
時
竟
羞

怯
怯
的
沉
默
著
，
直
到
登
上
雙
層
巴
士
後
才
你
一
句
我
一
句
的
談
開
了
，
她
津
津
樂
道
的
介
紹
這
條
街
那
條

路
。
在
淡
淡
的
陽
光
下
，
這
個
美
麗
的
小
城
，
街
道
清
潔
，
遠
比
倫
敦
寧
靜
。
「
我
們
才
受
不
了
倫
敦
那
種

嘈
雜
呢
，
」
維
亞
先
生
說
，
這
裡
民
風
樸
素
、
人
情
味
濃
厚
，
「
所
以
維
亞
太
太
有
機
會
到
倫
敦
做
事
也
不

肯
去—

—

大
都
市
嘛
，
住
得
擠
，
東
西
貴
，
人
又
冷
冷
淡
淡
的
。
」
坐
了
約
莫
十
五
分
鐘
巴
士
，
再
走
一
段

小
路
，
就
到
了
他
們
的
家
。

那
是
近
郊
的
一
個
新
區
。
他
們
住
的
是
一
幢
兩
層
的
小
房
子
，
樓
上
寢
室
，
下
面
客
廳
、
小
飯
堂
、
廚

房
，
入
門
是
掛
大
衣
的
狹
窄
的
過
道
。
把
我
那
件
離
港
前
在
國
貨
公
司
購
得
的
「
夾
心
」
中
褸
脫
下
來
後
，

喝
著
下
午
茶
時
，
我
聽
到
車
子
聲
。
從
後
門
那
邊
回
來
的
巴
禮
（
兒
子
）
推
著
自
己
的
輪
椅
在
客
廳
上
出
現

了
。
這
個
棕
髮
大
眼
睛
的
青
年
，
雙
足
殘
廢
，
但
仍
能
樂
觀
地
生
活
、
工
作
，
每
天
出
入
，
由
親
人
同
事
先

後
扶
上
一
輛
特
製
的
小
型
汽
車
，
然
後
坐
在
輪
椅
上
獨
自
駕
駛
，
是
在
大
街
上
一
家
大
型
百
貨
公
司
裡
當
電

話
接
線
員
；
那
是
我
早
就
知
道
的
了
。
這
時
他
高
興
得
把
我
抱
住
叫
起
來
：
「
你
到
底
來
看
我
們
啦
！
」

跟
著
進
來
的
是
兩
鬢
如
霜
的
維
亞
太
太
，
她
目
前
是
一
家
醫
院
裡
的
老
護
士
。
這
位
飽
經
憂
患
的
母
親

瞥
了
一
眼
巴
禮
，
竟
然
熱
淚
盈
眶
地
對
我
說
：
「
歡
迎
，
歡
迎
！
你
來
，
太
好
了
！
」

我
知
道
這
家
人
算
得
上
是
「
中
國
熱
」
，
所
以
特
地
在
國
貨
公
司
裡
買
了
幾
件
「
價
廉
物
美
」
的
「
小

品
」
如
刺
繡
的
桌
巾
、
蝴
蝶
別
針
之
類
帶
去
分
贈
給
他
們
；
雖
是
小
小
的
禮
物
，
但
因
為
是
中
國
的
東
西
，

千
里
送
鵝
毛
，
已
經
夠
他
們
開
心
的
了
，
何
況
其
中
還
有
母
親
託
我
帶
去
送
給
丹
妮
的
小
玩
意
。

吃
過
維
亞
太
太
下
廚
自
弄
的
晚
飯
後
，
我
們
圍
著
爐
子
談
到
深
夜
，
談
當
年
戰
爭
的
日
子
和
彼
此
的
生

活
，
談
中
國
的
事
物
…
…
當
夜
我
睡
在
二
樓
上
，
那
是
巴
禮
無
論
如
何
要
「
讓
位
」
出
來
的
小
房
間
，
而
他

自
己
則
睡
在
樓
下
廳
中
的
爐
子
旁
沙
發
上
。
深
夜
寒
冷
，
但
我
覺
得
溫
暖
，
因
為
床
下
有
暖
爐
，
這
樣
一

來
，
床
便
有
點
像
中
國
北
方
的
「
炕
」—

—

是
維
亞
夫
婦
特
為
兒
子
而
設
計
的
暖
床
。

第
二
天
早
晨
，
陽
光
在
窗
外
的
橡
樹
間
閃
爍
，
吃
早
餐
時
維
亞
太
太
笑
道
：
「
你
來
得
正
好
。
前
些
日

子
外
邊
兩
呎
多
厚
的
積
雪
呢
。
」
幽
默
而
喜
歡
開
玩
笑
的
維
亞
瞟
了
妻
子
一
眼
：
「
雪
當
然
要
融
，
人
家
從

老
遠
的
地
方
把
陽
光
帶
來
嘛
。
瞧
，
今
天
天
氣
不
是
挺
好
嗎
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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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輯 

燈
下
拾
零

接
著
下
來
的
是
星
期
六
下
午
和
星
期
日
，
主
人
們
用
全
部
的
時
間
陪
著
客
人
。
在
那
幾
天
裡
我
也
算
看

過
一
些
當
地
的
名
勝
，
然
而
看
名
勝
畢
竟
還
是
很
次
要
的
事
。
假
如
普
里
茅
茲
沒
有
維
亞
這
一
家
人
，
我
也

不
可
能
遠
道
而
來
，
只
為
了
觀
光
。
他
們
是
純
樸
的
英
國
人
民
中
之
一
群
，
我
珍
視
他
們
的
友
誼
。
記
得
分

手
那
個
早
晨
，
在
依
依
惜
別
中
，
維
亞
太
太
和
巴
禮
上
班
而
丹
妮
則
上
學
去
了
。
之
後
，
維
亞
先
生
目
送
我

登
上
火
車
。
在
冷
風
刺
骨
的
月
台
上
不
肯
離
去
；
忽
然
在
緊
閉
的
車
窗
上
敲
著
，
示
意
跟
我
說
話
。
我
推
開

車
廂
門
走
到
通
道
上
把
窗
子
打
開
：
「
怎
麼
還
不
回
去
？
」
他
問
：
「
找
到
了
座
位
沒
有
？
」
我
點
頭
：

「
找
到
了
。
」
他
笑
笑
說
：
「
記
得
，
替
我
們
問
候
你
母
親
，
家
人
…
…
」
我
說
：
「
謝
謝
…
…
天
氣
冷

呢
，
先
回
去
吧
。
」
…
…
火
車
開
動
了
，
他
站
在
那
兒
向
我
揮
手
：
「
再
見
！
再
見
！
」

那
一
年
就
在
同
一
的
火
車
站
上
，
我
跟
維
亞
先
生
見
面
，
是
第
一
次
，
也
是
最
後
的
一
次
了
。
我
想
，

兩
鬢
如
霜
，
飽
經
憂
患
的
維
亞
太
太
，
今
年
怎
樣
和
她
的
兒
女
過
那
缺
少
了
維
亞
先
生
的
聖
誕
節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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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輯 

夜
闌
抒
懷

龍
眼
和
故
鄉

在
我
們
住
的
地
方
附
近
，
有
一
家
水
果
店
。
這
些
日
子
，
天
氣
悶
熱
，
晚
上
寫
稿
，
常
常
停
下
來
想
起

水
果
店
裡
的
西
瓜
。
進
裡
面
一
幫
襯
是
三
毛
錢
，
不
多
也
不
少
。
一
連
許
多
晚
都
是
如
此
了
。
但
今
天
晚
上

例
外
。
因
為
看
到
一
批
新
到
的
龍
眼
。

果
品
中
，
我
對
龍
眼
特
別
好
感
。
記
得
童
年
時
，
一
位
常
到
我
們
家
串
門
子
的
老
先
生
講
對
聯
，
說

「
龍
眼
」
對
「
馬
蹄
」
是
天
衣
無
縫
的
一
「
對
」
，
因
為
兩
者
同
屬
果
物
。
究
竟
此
「
對
」
是
誰
的
傑
作
，

連
那
老
先
生
也
不
清
楚
了
。

「
龍
眼
」
妙
對
「
馬
蹄
」
這
件
事
，
雖
隔
多
年
，
印
象
仍
深
。
我
想
，
不
知
道
是
不
是
由
於
這
一
妙
對

的
影
響
，
我
對
龍
眼
特
別
好
感
。

想
來
，
也
不
完
全
是
吧
？

擺
在
水
果
店
中
「
大
冰
箱
」
的
玻
璃
櫥
裡
，
已
給
剖
開
的
「
紅
當
當
」
、
水
盈
盈
的
西
瓜
，
的
確
叫
人

饞
涎
欲
滴
。
但
這
時
候
，
放
在
果
攤
上
的
龍
眼
對
我
更
具
誘
惑
力
。
何
況
紅
紙
上
寫
上
「
石
峽
龍
眼
」
！
我

毫
不
猶
豫
，
捨
西
瓜
而
取
龍
眼
了
。
而
且
幫
襯
了
一
塊
錢
。

回
到
家
中
，
坐
在
燈
下
，
一
邊
寫
稿
，
一
邊
剝
開
那
暗
黃
色
的
果
皮
，
啖
著
那
又
香
又
甜
的
龍
眼
肉
，

確
是
另
一
番
滋
味
在
舌
尖
同
時
在
心
頭
了
。

石
峽
龍
眼
名
不
虛
傳
，
其
味
非
凡
品
可
比
。
我
的
故
鄉
不
會
出
產
「
石
峽
龍
眼
」
。
然
而
，
故
鄉
那
棵

我
曾
經
和
別
的
孩
子
們
一
同
爬
上
爬
下
過
的
龍
眼
樹
，
卻
永
遠
生
根
於
我
的
記
憶
中
。
七
歲
那
年
回
鄉
讀
過

一
年
書
；
以
後
每
年
放
暑
假
還
鄉
，
一
定
看
看
「
學
堂
」
旁
邊
那
棵
龍
眼
樹
，
或
者
爬
上
去
玩
一
回
。
現
在

算
算
，
最
後
那
次
見
到
它
，
已
經
是
二
十
年
前
的
事
了
。

龍
眼
使
我
想
起
故
鄉
。
但
我
想
應
是
故
鄉
那
棵
龍
眼
樹
使
我
對
龍
眼
特
別
好
感
吧
？《

新
語
雙
週
刊
》

一
九
六
一
年
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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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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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
闌
抒
懷

老
鼠
與
我

在
一
般
人
心
目
中
，
老
虎
是
可
怕
的
。
然
而
老
虎
到
底
以
深
山
野
嶺
為
家
，
不
會
在
你
屋
子
裡
時
隱
時

現
。
實
不
相
瞞
，
我
「
怕
」
老
鼠
有
甚
於
老
虎
。
說
起
來
會
叫
那
些
並
不
怕
老
鼠
的
人
難
於
置
信
，
而
又
叫

那
些
「
怕
」
老
鼠
如
我
者
「
有
同
感
焉
」
：
我
敢
於
正
視
一
隻
困
在
籠
中
的
花
斑
大
老
虎
，
老
沒
勇
氣
仔
細

地
「
欣
賞
」
一
隻
在
老
鼠
籠
中
走
動
的
老
鼠
，
那
拖
著
條
毛
茸
茸
的
長
尾
巴
的
老
鼠
！
越
看
得
久
，
我
身
上

的
雞
皮
疙
瘩
就
越
起
得
多
。

生
理
學
家
解
釋
：
「
看
見
酸
梅
流
口
水
」
的
諸
如
此
類
的
現
象
是
一
種
「
條
件
反
射
」
。
那
麼
，
我
怕

老
鼠
到
了
那
種
的
程
度
，
大
概
是
童
年
時
形
成
的
一
種
「
條
件
反
射
」
吧
。

依
稀
記
得
，
讀
小
學
一
年
級
時
，
有
一
回
老
鼠
把
我
前
一
夜
擱
在
桌
子
上
的
課
本
咬
個
破
碎
；
那
以

後
，
我
就
不
再
欣
賞
某
本
書
中
那
一
頁
「
老
鼠
出
嫁
」
圖
了
。

北
方
人
往
往
把
老
鼠
叫
作
耗
子
。
（
耗
子
這
名
稱
倒
也
真
合
適—

—

牠
們
不
是
以
「
消
耗
」
人
們
的
東

西
為
己
任
嗎
？
）
《
紅
樓
夢
》
中
有
一
段
有
趣
的
，
講
耗
子
的
故
事
。
那
故
事
是
賈
寶
玉
編
造
出
來
，
跟
林

黛
玉
開
玩
笑
的
。
他
說
有
一
年
歲
尾
，
林
子
洞
裡
，
有
一
群
耗
子
商
議
下
山
偷
米
，
偷
豆
，
偷
果
品
。
其
中

有
一
隻
小
耗
子
，
法
術
無
邊
，
竟
然
變
了
一
個
美
麗
的
小
姐—
—

那
就
是
林
黛
玉
。

自
然
，
這
只
是
作
開
玩
笑
的
一
個
小
故
事
而
已
。
在
現
實
的
世
界
裡
，
老
鼠
一
點
也
不
「
有
趣
」
。
老

鼠
偷
米
、
偷
豆
、
偷
果
品
我
沒
有
看
過
；
而
老
鼠
偷
油
我
倒
親
眼
看
過
。
課
本
給
老
鼠
咬
破
之
後
，
有
一
年

夏
天
的
晚
上
，
半
夜
裡
醒
來
，
月
光
透
窗
而
入
，
看
見
近
窗
挨
牆
的
枱
上
，
一
隻
老
鼠
不
知
怎
地
爬
上
瓶

頸
，
把
那
玻
璃
瓶
的
塞
子
揭
開
，
將
那
條
難
看
的
尾
巴
伸
進
去
，
如
此
這
般
偷
起
油
來
。
這
事
而
今
每
一
念

及
，
也
感
覺
一
陣
噁
心
。
假
如
有
一
個
油
畫
家
把
那
幅
「
月
光
中
老
鼠
偷
油
」
圖
如
實
地
畫
出
來
，
我
想
，

那
將
是
世
界
上
最
好
的
「
醜
惡
形
象
」
之
一
吧
？

事
情
就
是
這
樣
：
有
許
多
童
年
時
得
來
的
印
象
，
無
論
為
好
為
壞
，
是
永
遠
也
不
能
磨
滅
的
。
老
鼠
並

不
如
我
想
像
中
那
樣
可
怕
，
但
我
卻
「
怕
」
牠
們
有
甚
於
老
虎
。

《
新
語
雙
週
刊
》

一
九
六
一
年
九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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